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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说
酒祖杜康杯酒文化有奖征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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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以酒结善缘维和以酒结善缘
签名售书售书

玉树印象玉树印象

那一年，我所在的部队根据上级命
令，抽调部分官兵组建赴苏丹执行维和
任务的工程兵大队。我有幸成为其中的
一员，主要负责车辆驾驶和目标区域内
的安全警戒。

临出发前，大家做好了各种准备，唯
独没有准备酒。后来才知道，我们是乘
坐飞机去苏丹，而且途中要经过几个国
家，不能带酒。我决定在不违背规定的
前提下，把整箱酒通过海运方式运到苏
丹。就这样，20箱杜康酒漂洋过海运抵
苏丹达尔富尔。

身在异国他乡，不免思念洛阳的父老乡
亲。一到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拉家常，说着
说着就哭了。我一边安慰大家，一边拿出酒
来给大家解闷儿。

在没有下酒菜和酒杯的情况下，每
人把自己的饭盒当酒杯，开始喝起来。
可能是思乡的缘故，在国内一向滴酒不
沾的几个战友也都喝得很痛快。

尼日利亚维和部队离我们的驻地不
远，两军之间常举行篮球比赛或联欢活
动。联欢一般安排在周末和重大节日。
第一次联欢后，我们在自己的营房内用
杜康酒招待他们，没想到对方带队的杰
克少校竟喝上了瘾，一遇到中国军人就
说：“中国的酒，好喝！”

就这样，一到周末，只要没有特殊情
况，对方就主动到我们的驻地进行篮球
赛或进行联欢，主要目的就是能喝上一
次杜康酒。

后来，带去的杜康酒喝完了，我们就

让国内去看望我们的同志运一些酒过去。
那年的除夕，我们和尼日利亚维和

部队进行迎新春联欢晚会，快结束时，我
提议我用华语、杰克用英语，同唱一首中
国歌手汪峰演唱的《我爱你中国》，杰克
很爽快地答应了。

如潮水般的掌声一次比一次响。就要
结束时，杰克很认真地说了句:“我就爱喝你
们中国的杜康酒！” (宜阳县 张建军)

玉树，因曾经发生地震而被世人所关
注。玉树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西南部，
结古镇是该州州府所在地。结古，藏语意
思是“货物集散地”，也就是说，在古代，结
古就是重要的贸易中转集散地。

今年7月下旬的一天，我来到玉树，
看到的景象和我想象中的情景大相径
庭。这里遍地是帐篷和高高的吊塔，还有
穿着“绿衣”未竣工的楼房。建筑工地一
个挨一个，穿梭于马路上的各种运料车络
绎不绝，车辆过后卷起层层尘埃，虽然阳
光下的玉树被尘埃弥漫，但来自全国各地
的援建者精神饱满，不怕苦，不怕累，辛勤
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

结古镇四周群山环抱，山峰海拔多在

5000米左右，盆地海拔也有3700米。扎
西河流经镇中，在镇南30公里处和巴塘
河交汇流入通天河。加之浓郁的藏族风
情，所以，结古镇虽在重建中，仍掩盖不了
其固有的秀美，就像一个貌美的少女满脸
污泥，清洗后仍清新可人。

高原气候瞬息万变，下午4点左右还
是蓝天白云，刹那间山坳里乌云翻腾，不
到半个小时，豆大的雨点吧嗒吧嗒落下，
几分钟后就如瓢泼一样。雨过天晴，天空
蓝得纯净，白云如棉絮飘游，空气清爽，使
人忍不住要深深呼吸。

镇东面的结古山上有座结古寺，它
建于明代（1398年），是玉树地区最大的
萨迦派主寺，寺院依山而建，殿堂、僧舍

错落有致，高耸于山冈之上。因地震，部
分殿堂遭毁，现已基本修复。据说，完全
修好后，寺院围墙上用黑、白、红三种颜
色的条带从顶端直到底部。三色条带分
别象征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和金刚手菩
萨。因为三条花带给人很直观的印象，
所以萨迦派又名“花教”。

结古镇因是藏族聚居地，这里的佛
教文化气息非常浓厚，听说仅这一个州
的寺庙就有20多座，且都建造得金碧辉
煌。这里到处可见手持转经筒虔诚诵经
祈祷的藏民。

我在心中真诚地祝福：玉树，你的未
来会更美好！

（西工区 李湘臣）

19日上午，洛阳本土作家静
水在隋唐城遗址植物园签名售书，
我与她相识多年，理所当然前去捧
场。

因为是星期天，逛公园的游
客特别多，还不到9点，签售现场
就围了不少人，闻讯前来的众文
友立刻各司其职忙了起来：有人
帮着收书款，有人向围观读者推
介作品，有人跑前跑后拍照，大家
忙而不乱，秩序井然。其间，有个
文友的儿子送来了自己的书法作
品表示祝贺，静水十分感动，当即
展示了那幅书法作品并与作者合
影。

来买书的读者中，有白发苍
苍的老年人，有带着孩子的中青
年人，还有一脸清纯的学生。有
一对夫妇先仔细翻阅了书本，得
知坐在面前的就是作者，自己能
得到作者的签名，十分高兴，购书
后提出要与作者合影留念，得到
作者同意后，夫妇俩微笑着分站
静水两边，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签售很顺利，一会儿书就快
卖完了，静水很感意外，马上打电
话让家人再送些书过来。

一位名气不大的作家写的纯
文学散文集，能销售得这样火暴，
的确出乎大家意料。我在替静水
高兴的同时，不禁在想：平时我们
老是感叹能沉下心来读书的人不
多，读纯文学书籍人的更少，总是
慨叹文学的没落，其实，我们真正
能了解读者多少呢？我们是否太
主观、太小瞧了读者的鉴赏能力？

写书不容易，卖书更难。很
多作家自视清高，放不下架子，使
得自己的作品养在深闺人未识，
或只在小范围内流传，这对作家
和读者来说都是损失，静水的签
售无疑给作家们带了个好头。文
学是大众的，卖书也可以不局限
于书店，深入读者中，会有意想不
到的收获。

洛阳的作家不少，每年都有
有分量的书籍问世，倘若大家能
借鉴静水的经验，联手搞个大型
签售会之类的活动，对作家和读
者都有好处。

（洛龙区 范利娟）

犹犹豫豫了几天后，我终于通过互
联网投了第一篇稿子。女儿看了底稿
后 说我写得太苍白，没有一句动听的
语言，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我装着
满不在乎的样子给自己宽心：“不管中
不中，贵在参与嘛！”可我心里还是充满
了期盼。

家居农村，很少有人订报纸，当我得知
自己的文章已在《洛阳晚报》上发表时已是
时过多日，为了给邻居们一个证明，怕她们
说我是自吹自擂，欢喜过后，我便开始四处
找寻报纸，丈夫看到我寝食不安，安慰我：

“别着急，明年咱也订一份报纸。”可是远水
解不了近渴。

无奈，我把这个心愿当成烦恼向
“以文会友”群的朋友们倾诉，隔了一

天就收到从宜阳寄来的报纸，那份感
激和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随后，我把这份报纸与女儿的奖状贴
在了一起。

也许是心情太好，知了不知疲倦的叫
声现在听着像一曲动听的乐曲，女儿对丈
夫说：“我妈现在是听啥都顺耳，看啥都顺
眼。”

自从有了这个爱好，我发觉我的生活
变得充实了，我不再抱怨自己走不出家门，
不再自嘲自己像一名“等死队”队员。我找
到了一种精神寄托，女儿因残给我带来的
痛楚已渐渐平淡。我感谢文友们的关心，
感谢报纸给了我展示的平台，我的生活因
此而丰富多彩。

（伊滨区 常孟桃）

上级要来检查，车间是如临大敌。工
人们顶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打扫卫生，
汗水几乎湿透了衣服，我想这真是上面动
动嘴，下面累断腿啊！瞅了个机会，我坐
到凳子上想喘口气。

歇了还不到两分钟，领导就过来了，且
一眼就看出了问题：“都在干活，就你知道
累？周转箱下面的饮料瓶是干啥用的，说了
多少遍不让放私人物品，顶风作案是不是？”

我一句话不敢多说，赶紧把饮料瓶收
起来，这是我平时洗手用的。看领导背着

手走远了，工友阿木“出息”我：“你平日挺
机灵的，看见领导来就痴呆了。你说那瓶
子装的是枪油，干活要用，不就好了？白
挨一顿抢白，活该！”

我心里有气，顺着他的话问他：“我前
两年来的时候挺机灵的，跟你在一起就变
痴呆了，你说这是因为啥？”

“过早地得了老年痴呆呗！”阿木一脸
得意。

“不是。近朱者赤，天天和你这笨家
伙在一起，我能不越变越痴呆吗？”我回答。

我看见阿木的脸一下子变得很阴沉，
直到下班前，他一直黑着脸，一句话也没说。

下班时，我刚走出厂房，阿木就一把
揪住我的衣领：“说，你骂谁是猪？”他的脸
色因为生气，真的像猪肝一样。

我不明白了，我什么时候骂过他？
“近猪者痴，你说和我这笨家伙天天

在一块变痴呆了，不是骂我是猪是啥？”阿
木看我心虚不说话，还不忘提醒我。

我哭笑不得，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啊！ （涧西区 吴雅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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